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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凝聚高质量合作，与中国携手应对挑战

张洁（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2024

年，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不安

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整体发

展态势良好，各国政局基本平

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以“增

强互联互通和韧性”为年度主

题，东盟致力于推进区域合作，

其“中心地位”受到各国普遍认

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良

好，时至年末首脑外交再掀热

潮，彰显了彼此高水平关系的发

展。但也应看到，因菲律宾在南

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菲关系陷

入低谷，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

关系中的不和谐音。为应对特朗

普重新上台后可能出现的变数，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继续加强战略

互信，聚焦区域合作，壮大和平

稳定的力量。

多国政权交替平稳，多元化产业

发展迅速

2 0 2 4年，东南亚多国经历

政权更替。在新加坡，黄循财

接替李显龙出任总理，成为该国

第四代领导人。在印尼，普拉博

沃高票当选新一届总统，执政初

期对内以延续佐科政府的既定方

针为主，对外则展现出积极进取

态势。在越南，苏林当选越共中

央总书记，此后领导层“四驾马

车”的基本格局逐步恢复。在泰

国，经过激烈博弈，他信的小女

儿佩通坦出任总理。总体来看，

东南亚各国政权实现平稳交替，

内政外交路线具有连贯性，这为

东南亚整体上保持地区稳定、推

进区域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根据相关机构预测，2024年

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在4.5%～ 

5.0%之间，这反映出东南亚经济

持续复苏和扩张的趋势，其中，

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增

速明显。在产业发展方面，东南

亚各国的制造业整体向好，旅游

业持续复苏，特别是数字经济发

展迅速，预计将同比增长15%，清

洁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投资

增长也较快，有望为东南亚经济

带来新的增长点。

东盟“中心地位”受认可，安全

协调能力待提升

2024年，老挝担任东盟轮值

主席国，以“东盟：加强联通

和韧性”为年度主题，协调各成

员国就东盟组织未来发展达成广

泛共识，包括通过一体化经济

石破茂内阁执政后，表现出

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11月

15日，在秘鲁利马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会见石破茂，双方就

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

稳定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对外发出积极信号，给两国关系

注入了新的政治动能。此后，中

日防长举行会晤，日本外相岩屋

毅拟在年底前访华，使中日关系

在日本内阁更迭后实现良好开局。

与此同时，中日民间交流加

速回暖。2024年1至10月，中国

（大陆）赴日游客人数达到583万

人次，已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最高

峰时80%的水平。日本来华人数也

较2023年翻倍。11月30日起，中

国恢复对日本公民短期来华免签

政策，受到日本各界广泛欢迎，

有望推动双边人员交往持续扩

大，双向交流更趋平衡。

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对华

认知和战略思维依然较为负面消

极，围绕涉台、涉海等问题对华

政策消极面突出。日本政府积极

配合美国推动“去中国化”的“小

院高墙”布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日企对华合作热情。2024年日本对

华贸易额可能被韩国反超，失去中

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地位。总的

看，中日关系依然面临政治安全

互信缺失、经贸合作动能减弱、

国民感情欠佳等多重挑战，要实

现全面改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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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联通性，共同打造包容、

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向数字

时代转型，以及通过支持东盟

共同体2024愿景及其战略计划

以强化东盟韧性，加强东盟“中

心地位”，等等。可以看出，加

强区域经济合作仍然是东盟的核

心议程，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在10月顺利举行也标志着

域内外国家对这一核心议程的支

持，以及对东盟“中心地位”的

认可。

但是，正如不少国际媒体

所关注的，东盟仍面临如何妥处

本地区安全热点的挑战。首先是

缅甸问题。缅甸国内社会经济发

展停滞，2024年面临严重的自然

灾害以及不断恶化的难民问题，

其国内战事更是趋于激烈，受到

域内外国家广泛关注。东盟虽在

2021年针对缅甸问题提出“五

点共识”，但始终未被缅甸军政

府接受，东盟各国也存在意见分

歧，这导致东盟的地区领导力受

到质疑。

此外，菲律宾围绕南海问题

不仅在双边层面频频挑衅中国，

而且试图借用东盟平台对华施

压。对此，东盟峰会联合声明中

指出，东盟对南海问题进行了讨

论，强调各方需要加强互信，展

现自我克制，避免争议升级以及

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各方还应通

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等。在

实践中，东盟国家与中国持续推

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致力

于努力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

中国与东盟合作面更加突出

2 0 2 4年，中国与东南亚国

家关系稳中有进，经济合作成

果丰富。首先，元首外交再掀高

潮，引领双边关系深入发展。根

据不完全统计，年内中国与大多

数东南亚国家实现领导人多次会

晤。这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双边

关系，如印尼、越南、马来西亚

与中国实现领导人互访，印尼总

统普拉博沃在候任期内和就任后

不久两次访华，就构建具有地区

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与中

方达成重要共识。另一方面，长

期形成的区域、次区域对话机制

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会晤

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10月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李强总理会晤了东盟多国领导人

并顺访老挝、越南。11月澜湄合

作会议期间，柬埔寨、老挝、缅

甸、泰国、越南领导人均来华出

席会议。

东南亚地区始终是中国周

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也是区

域合作成果最丰富的地区。2024

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互联互

通领域取得新进展，雅万高铁正

式开通一年，累计发送旅客超600

万人次。中老铁路客货两旺，持

续释放黄金大通道效应。马来西

亚东海岸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中

老泰国际货物列车正式开行。中

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实

质性结束。数字经济、绿色经济

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正在成为中国

与多数东南亚国家拓展合作的新

空间。

总体而言，聚焦区域经济合

2024年10月9日至11日，第44和45届东盟峰会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峰会主题为“东盟：加强联通和

韧性”。图为10月9日，东盟领导人出席在万象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44届东盟峰会全体会议。

供
图/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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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仍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大

共识，中国与主要东南亚国家正

在新的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中形

成深度合作与良性竞争态势。同

时，中国与东盟国家能够正视涉

海分歧，通过推进“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保持战略沟通，共同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特朗普在202 4年美国大选

中获胜后，多数东南亚国家既担

心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华全面战略

竞争会波及自身，导致其难以在

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又担心特

朗普政府重新采取单边主义与

“美国优先”，向东南亚各国举

起征收关税的“大旗”，破坏本

国经济发展。为此，各国一方面

努力与特朗普团队建立联系，

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外交多元

化，对冲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影响

乃至风险。  

20 2 4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70周年，2025年是万隆会

议举行70周年，也是中国与印尼

建交75周年，与泰国、菲律宾建

交50周年，面对共同的挑战，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应共同弘扬以和

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

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与“万隆精神”新内涵，不

仅坚持“双轨思路”推进合作，

而且随着更多东南亚国家加入

二十国集团，各方应在更广阔的

国际舞台上协力推进全球南方合

作，为地区与全球的和平稳定注

入正能量。

南亚：动荡、转型和调整不断深化

王旭（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2024年，南亚

多国举行大选，更新内政生态，

带动地区内外局势调整。总体来

看，多重转型、动荡和调整相交

织，是2024年南亚形势最突出

特点。

域内外转型作用叠加，加深地区

动荡

美印关系进一步向“利益

之交”转型是加深地区动荡的最

主要外因。拜登政府上台后，美

国日益将印度视作“利益之交”

而非“价值观趋同国家”，两国

围绕南亚领导权分歧日益增多。

进入本世纪，“扶印制华”逐渐

成为美国经略南亚“大战略”，

但“扶印”只是手段，“制华”

才是目标，美国难以容忍南亚主

导权旁落。因此，拜登政府极力

拉拢印度融入其盟伴体系和产供

链体系，但不时挥舞“价值观大

棒”敲打印“民主人权”问题；

同时，加紧介入南亚事务，利用

地区中小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

危机加强地区渗透，进一步挤压

印度版“门罗主义”空间。2024

年6～8月，孟加拉国“反配额

制”运动冲垮连续执政15年的哈

西娜政府，被认为是2024年美

国在南亚“暗箱操作”的最突出

事例。

南亚各国多领域转型叠加互

动程度加深，是造成地区动荡的

深刻内因。2024年地区国家转型

三大共性表现越发突出：

一是经济转型陷入“同态

竞争”困境。新冠疫情和乌克兰

危机等因素加速全球产业链重

构，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迭代发

展使新一轮产业革命日益临近，

南亚各国既在传统产业领域承受

相互竞争压力与地缘政治冲击，

又在新兴产业领域面临掉队落伍

风险，经济转型紧迫性与难度上

升。但从转型基础来看，地区工

业化进程仍任重道远。各国产业

结构、发展路径相近，区域内经

济依存度、合作水平偏低。在此

背景下，各国经济转型恐激化地

区内部“零和竞争”。

二是政治转型进入矛盾激化

阶段。选举政治与家族制度相结

合是南亚政坛最突出特征，但近

年来民粹主义盛行，新兴社会阶

层对家族政治的不满日益上升，

人心思变、矛盾激化，使南亚多

国的权力转移过程变数频出。


